
四川民族学院学报 第１９卷第６期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Ｖｏｌ．１９　Ｎｏ．６　Ｄｅｃ．２０１０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历史·文化★

略谈道教与古羌民族宗教文化的汲取与融合

孔又专

【摘　要】古羌原始宗教文化中万物有灵观念及神话传说给道教神仙思想提供源源不断的理
论素材。同时，道教通过对羌民族原始宗教文化的系统化、理论化提升来赋予古羌民族原始
宗教新的活力。羌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一直是羌族人民征服自然、战胜困难汲取力量和勇气的
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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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宗教，其长生久视、飞身成仙理论不仅来源于传统道家文化，而且与中

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中的各个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文化密不可分。古羌原始宗教文化传承

中的神话是羌民族 “以自己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等，作为骨架，而

以丰富的想象为衣”创造的。［１］这些神话中的神仙思想与道教仙家传说及修道思想契合。［２］因此，

道教的神仙思想，应该从古羌族中汲取过养分。［３］同时，道教以长生久视，肉体成仙为追求，“道

家底养生思想，进一步便成为神仙思想。神仙是不死的人。”［４］古羌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中万物有

灵观念的普遍存在为杂糅百家的道教思想在羌区的进入、融合和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契机。

一、古羌民族原始宗教文化中万物有灵论为道教洞天福地思想及长生成仙学说提供思想源泉

和理论素材

许地山指出 “神仙信仰的根源当起于古代人对于自然种种神秘的传说。”［４］远古时代，生活

在岷江上游及杂谷脑河沿岸的羌族人民，因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科学解释大自然和人类社会

的许多现象，而把自己的福芷完全寄托于神灵的庇护，他们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有灵魂、都

有生命，都会显灵，因此羌族信仰的神灵从天上到地下，从山河到动植物，无所不包。根据调

查了解，羌人信奉的神灵接近五十余种。诸神大致可分为第一类自然神，包括天神、山神、水

神、太阳神、地神、火神、雷神、雨神、月亮神等；第二类动植物神，包括牲畜神、羊神、猴

神、狗神、树神、青苗神、五谷神、花神等；第三类部落地域神，包括地盘业主神、寨神等；

第四类家神 （角角神），包括基古瑟、人类祖先神、家族祖先神、媳妇神、财神、灶神、门神

等；第五类相师神 （行业神），包括柱柱神、药王神、石匠神、铁匠神、木匠神等。其中天神、

地神、火神、山神、树林神和牲畜神等，是羌人祭祀和崇拜的主要对象。

羌族原始宗教信仰尚停留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乃至某些图腾信仰阶段，其特点便是万物有

灵和多神信仰，各种神灵均无具体塑像，都以白石作为表征。在羌区，随处可见一块块白色的

石英石 （羌语称 “阿握尔”，白石必须纯白且天然形成，未经打磨），它们是羌人的信奉的神灵，

如屋顶塔子上，屋角神龛上，火塘旁，田间地头，山顶上，神林里……不同村寨、不同地点的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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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代表着羌族遥远的历史宗教文化记忆和信奉的种种神灵。陶然士 （Ｔｏｒｒａｎｃｅ，Ｔｈｏｍａｓ）

指出羌族原始宇宙观中 “神性是一个整体，不容对此抱怀疑态度。神还被视作三位一体。对这

种宗教概念的准确特性，难以下界说。但他们为了支持这种信念，在屋里较高的墙上立有三块

白石头，在某些神龛和庙宇立有三块的石头，也许还根据他们的崇拜理由，在它们两者后面各

设三个祭坛。他们有一间空荡、简陋的祭祀房，那是一间真正的神殿，尽管不含有这个词华美

和现世的意味。那里就安置着的石神。神庙就建在灌木丛或矮树丛中，有时就在附近，有时一

英里左右，有时却得到山顶上”。［５］

相传羌族的祖先在向岷江上游迁徙时，曾遭到魔兵的围追。在羌人祖先万分危急的时刻，羌

族始祖神木姐珠从天上投下了三块白石。白石落地后即变成三座大雪山，挡住了魔兵的追击道

路，使羌族人得以安全脱险。古羌原始宇宙观认为神灵是居住在天庭上的，而高山离天庭最近，

是通向天庭的梯子和关口，神灵下凡上天均须经过高山。因此山或者高山在古羌原始思维里是

神圣的，对神山的崇拜与祭祀是羌族宗教文化以及其信仰思维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宇宙观深

刻的影响着道教洞天福地思想，历代道士，均钟情名山大川，高山成为道徒修炼、得道成仙的

不二场所选择。《说文解字·释名》：“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中也。” 《西岳华山志》

云：“凡古之士，合作神药，必入名山福地。” “此皆有正神在其山中，或隐地仙之人，又生芝

草。若有道者登之，则此山神助之为福，其药必成矣。”［６］

古羌族人以高山台地为聚落所在，传说是羌族首领的西王母，居住在仙山昆仑之上。 《山海

经·大荒西经》说：“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

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

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７］昆仑万物尽有，自然

不缺少长生之药。西王母因为居住在万物尽有的昆仑高山上，因此，她也成为道教神仙传说中

超越生死之限，拥有不死之药的得道之人。道教神灵体系庞杂多端，与其大量增饰各民族的原

始宗教信仰中的神灵及神话传说有关。 《庄子·大宗师》云：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西

王母得之，坐乎力广，莫知其死，莫知其终。”而将西王母作为道教的女仙，大概是道教产生以

后，魏晋时代的说法。［４］

此外，道教早期经典 《上清外国放品青童内文》卷上 《高上入国隐元内文经》记载，西南民

族多 “不死之教”、 “不死之药”以及具有飞升、交通天界神灵法术的 “胡老仙官”、 “越老仙

官”、“氐老仙官”和 “羌老仙官”。这些传说给道教成仙理论及实践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和理

论，“西方尼维罗绿那之国，放六品之音，以置氐老之号。知其寿与日月同光，修行其道则致外

国飞仙之官。” “歌其音以化羌老之人，令知其国有不死之教。如其国人皆行礼而诵咏其音者，

是得三百年寿，无有中夭之命。学者知外国地色，常吟咏修行，则致羌老仙官征兆之身。九年

自然得游旬他罗之国，与羌老交言，飞行玄虚，游宴朔阴之庭也。”［８］“北方旬他罗之国，放六品

之音，以置羌老之号。知者寿同七元之灵，修行其道则致外国仙官来朝。当以太岁本命八节之

日，黑书六品之铭，入室北向，服之叩齿九通，吟咏六音六遍毕，暝目安神定智，弃诸外想，

思存北方无极无穷之境，洞达明朗，存羌老仙官无数，众来朝己。”［８］氐羌等族群的长生信仰及

有关的奇方妙药和神话传说对道教具有巨大的吸引力。闻一多直接认为杂糅百家的道教是古代

西方某民族的宗教。“道家思想必然有一个前身，而这个前身很可能是某种富有神秘思想的原始

宗教。……这古道教如果真正存在的话，我疑心它原是古代西方某民族的宗教。”［９］向达先生认

为，“张陵在鹤鸣山学道，所学的道即氐羌族的宗教信仰，以此为中心思想，而缘饰以老子之五

千文。”［１０］道教积极吸取少数民族宗教的神灵加入道教的行列，这一方面是道教杂糅百家的神灵

系统丰富的需要；另一方面羌族神话传说中透露的宗教神灵及原始宗教信仰观念，经道教的系

统化、神秘化后，其理论和信仰思维更具严谨思辩性。［３］

二、道教庞杂神灵体系和系统的修道理论逐渐影响古羌原始宗教，不断改变古羌人民宗教信

仰行为

古羌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神灵观念的普遍存在为道教在羌区的进入、融合和发展提供了天然

的契机，同时，道教祀天地 “本主”、 “真人”等神袛，很容易为信仰原始宗教神灵的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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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接受，道教从进入羌区开始，就对羌民族宗教文化及羌族原始宗教信仰产生影响。

首先，道教利用自身庞杂的神仙理论体系增饰古羌民族神话传说。比如相传为华夏祖先，同

时更是羌人英雄的大禹，就被吸纳进道教的神仙谱系，所谓 “太极真人，夏禹也。”［１１］而被传为

羌人祖先大禹在治理水灾时所创制的 “禹步”，顺理成章的就化身为道教祈禳消灾，通神求仙的

重要法术。 “禹步者，云大禹治水以成厥功。盖天真授此步诀，以制神召灵，遂因名为禹步耳。

……禹步是禹受于太上，而演天罡地纪，出为禹步。”［１２］“夫禹步者，法乎造化之象，日月运度之

行也……是以一步一交，一交三迹，三步九迹，象一时也。併足象天交也……又云三步九迹者法

步三元九气也，又十二迹者法于律吕也，又十五迹者法三五之数也。因用制宜之术，存乎法诀

之轻重。”［１１］“禹步能消万灾”［１１］“能知三五禹步之宗门，即入长生不死之道，此法妙秘不传
……。”［１１］ “禹步”从羌人宗教祭祀活动中娱神的舞蹈，幻变成道教徒长生不死的秘旨。

其次，在信仰形式上，由白石表征向道观寺庙过渡。羌族万物有灵观念下的神灵信仰，均无

具体偶像和寺庙道观，一切神灵都笼统的以以白石为表征，安放在屋顶或家中神龛上。但随着

与汉族藏族交流的增多以及道教信仰的传入，一些地区开始修建道观寺庙。理县铁林、天元、

白空等三座寺庙，其祭祀的神祗是这支羌民传说中的祖先 “白”氏三兄弟。他们属于羌族祖先

神，虽然他们仍以三块白石头象征，但已经被请进寺庙了。［１３］葛维汉 （Ｇｒａｈａｍ，Ｄａｖｉｄ）注意到
“从理番 （指当时理番县治薛城）过河的山上有座寺庙叫白空寺，内有三块白石被作为神灵来供

奉。有四名汉族巫师负责照看神庙，为免除灾病，这一带的羌族、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民都要

来此地祭拜。人们烧香祭供，牦牛、羊和其他牲口常常养在寺庙近处，它们不是作为有罪之身

被放生的。本来人们可以在适当时候把它们杀了吃，但却通过放生作为一种积德手段”。桃坪、

通化的铁林、天元、白空等寺的信仰形式可作为羌族原始宗教神灵信仰与汉藏宗教信仰融合汲

取的典型来研究，这种将羌族祖先神请进寺庙而公开祭祀崇拜的信仰形式，虽然仍以白石为神

灵表征，保留了羌民族宗教文化及信仰形式的精髓，但寺庙的修建及香火的兴盛，则预示着羌

民族宗教原始信仰在道教以及周边邻族人文宗教的影响下发生的嬗变。根据调查，在新建白空

寺中，村民还建了一些泥塑木雕的神像，不过尚未完全取代作为白石象征的神之主体地位。［１４］

除了供奉传统的信仰神灵外，大量道教神仙进入羌族人民的原始宗教信仰系列。太上老君、

文昌帝君、东岳大帝、城隍等道教神灵，在羌族地区得到崇拜和祭祀。羌人普遍祭祀和崇拜太

上老君、文昌帝君。羌区各地建了多座老君庙、梓橦庙。并举办庙会祭祀老君和文昌帝君。每

家农历二月初三举行庙会，纪念梓橦帝君的诞辰。一些羌人家里屋角的神完上，供有男性保护

神，也称为 “文昌帝君”，其职责主要是保护男人入仕等。此外，在汶川县内的绵虒、威州、龙

溪乡等羌区还修建了许多城煌庙，在农历五月初十举行城煌庙会，祭祀城煌。［１５］羌人还在一些地

方以川主代替了以前崇拜的始祖神，以 “天地君亲师”代替角角神。

汉族工匠建造的汉式庙宇深人到羌民居住的深沟僻处之地，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影响着羌民固

有的宗教信仰。羌族聚居的茂县、汉川、理县、黑水、北川等地，除黑水及少数地区，羌族各

大寨子普遍建有汉式道观。如阿坝州境内绵虒真武观 （１８３３）至今仍保存完好，在理县，建有

报国寺 （通化村）、禹王宫、文昌宫、川主宫等。［１６］道观神庙多位于村外、高地之处，内塑诸神

多着汉人衣冠，因为羌没有文字，加上道观庙宇又是汉族工匠建造，所以道观里钟、香炉、庙

碑的铭文等只有有用汉字等符号来铸造，整个道观庙宇成为表达汉族信仰尤其是道教神仙等内

容的宗教场所。庙宇道观建成后，每年又定期举办各种庙会，如川主会、药王会、牛王会、玉

皇大帝会等等。羌区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举办的药王会，是汶川县医药行业和医生纪念唐代

道士 “药王”孙思邀的活动。茂县渭扩耳基的庙宇虽然名字叫做山王庙，但正中供奉的是川主

大帝。羌族的山王却侧坐一边，山神则被安置在墙边。［１７］

此外，羌区村寨也信奉汉人道士。羌族举行丧葬仪式时，除了请本民族的巫师，有条件者还

要请汉族道士择吉人硷。羌族没有文字，因此羌族巫师的画符、符板、法印等上的字纹，均由

汉篆字变形而来，其巫术也多道教内容。只是释比是羌民的最主要的宗教师，但并非唯一的。

据张宗南对萝菔寨的考察，除了三个释比之外尚有两个道士和一个和尚，宗教的派别对于羌民

没有关系，所以他们同时信仰巫教道教佛教及其他宗教。端公与道士都是羌人。在羌族民间有

端公和道士斗法的传说流传，这也反映了道教传入羌区后与羌族固有的原始宗教文化及民间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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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发生摩擦、碰撞的现实。

三、小结

亨廷顿指出 “宗教甚至高于民族，它尖锐地并且毫无例外地区分着人群。”［１８］道教注重向下

层渗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文化不断融合发展，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

间的沟通和文化融合，在我国多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形成的

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通过理论提升，避免少数民族传统巫教和原始宗教对社会生产力

的阻碍制约，道法自然的思想对灾区普遍所面临的生态资源保护问题的有效解决具有思想指导

意义；此外，作为一个虽然没有文字，却在历史记忆中成功保持与众不同的习俗与奇妙的宗教

信仰的坚强民族，羌民族宗教文化以及原始宗教信仰将一直是羌族人民汲取力量和勇气的源泉。

因此，再次谈论道教与古羌原始宗教文化的融合与汲取，可进一步了解羌民族宗教文化，充分

掌握其产生、发展及变迁规律，避免汶川地震灾区羌民族宗教文化因不恰当的保护和重建而消

逝。

［基金项目：２０１０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 （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建党九十年来古

羌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汶川地震灾区羌民族宗教文化保护与传承 （１０ＪＤＪＮＪＤ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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